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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迁安安 千千安安
■ 刘文华

街道横平竖直，楼房整齐划一；门前鸟语花香，室内窗明
几净；就业、就学、就医的地方一步之遥，健身、娱乐、购物的场
所近在咫尺；水电气样样齐全，吃住行事事方便；便民服务大
厅就设在家门口，新能源公交车直通镇上县上……

现在是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的金秋十月， 这里是不似城
里、胜似城里的千安社区。

放眼望去，翻过大堰的黄河风吹动树梢；侧耳窗前，一浪
高过一浪的黄河涛声犹隆隆作响。尽管乔迁新居四年多了，但
石桂莲每天早晨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 仍然是从身边的事物
上确认黄河的风、黄河的涛声。 因为懂得，所以珍惜。 因为珍
惜，所以才会一遍遍确认，这不是梦境，这就是现实。这现实是
她和黄河之间，已然拉开安全的距离。

“确认一下就踏实了。 ”石桂莲说，“要不老觉得像是在做
梦哩。 ”

石桂莲来自前房村，今年 78 岁。她家的房子 150 平方米，
上下两层。 石桂莲说，以前她还暗笑过自己没出息，但是一交
流，方知大家或多或少地都有这么点儿强迫症。 在千安社区，
像她一样需要确认新家和黄河的距离， 进而证实自己不是在
做梦的，大有人在。 比如有个叫李登福的老汉，简直还不敌她
哩。登福、登福地叫了几十年，真的登上幸福的大门时，腿脚直
打晃哩。

李登福是从李菜园村搬迁来的，今年 68 岁，可能因为住
的房子更大，180 平方米，所以才更不踏实。 他现在进步了不
少，上下楼早就不打晃了，但谈起内心的感受，还是有些自嘲
地说：“老小，老小，人越老越跟个小孩子一样。这墙白的，这地
板亮的，这屋子宽敞的，看啥啥好，看啥啥稀罕，一天到晚地看
不够。生怕一转眼，又回到黄河滩上；生怕一错眼珠，这个新家
园就成了别人的。 ”

这个新家园成不了别人的。作为河南省首批建成投用的黄
河滩区迁建安置区试点， 千安社区就是为范县张庄镇前房、后
房、双庙朱、李菜园、王英 5 个滩区试点村的 970�户 3894 名群
众量身定做的。 按照政策，他们每人可享受 2.84万元的搬迁补
助。 再加上老宅基地和旧房屋补助、10 户联保搬迁每人奖励
1000元等补助，大多数村民几乎不用拿钱就能搬入新居。 社区
采用“4+1”多层和两层联排独院两种建筑模式，共有 154 栋
970套居民住宅楼。 2016年 8月，这片簇新的家园开始迎接上
述 5个村庄的群众搬迁入住。 世世代代的河滩人，从此变成了
千安人。

年轻人好说，孩子也好说，他们适应能力强，很快就能融
入新的环境。那些吃苦受穷了一辈子的老人，特别是一些孤寡
老人，住惯了透风漏雨的破房子，一下子过上“楼上楼下，电灯
电话”的生活，反差太大了，得有个过渡过程。 此外，老人对于
遗留在滩区的老屋老宅老坟老树，多少有点牵肠挂肚。张庄镇
镇长王海艇说，孝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妥善安置老
人是搬迁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而且，张庄自古民风淳朴，闵子
骞芦衣顺母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芦衣顺母又名鞭打芦花，这个典故广为流传，在二十四孝
中排名前三。 闵子骞生母去世早， 父亲续娶后又生了两个儿
子。后母偏心，对亲儿子疼爱有加，对闵子骞却爱不起来。闵子
骞 9 岁那年冬天，后母给他做棉袄，絮的全是芦花，看起来蛮
厚，其实一点也不抗寒。她给亲儿子棉袄里絮的则是实实在在
的棉花，看上去薄，却相当暖和。这天，父亲带他们兄弟三个外
出，让闵子骞掌鞭赶车。野外北风凛冽，寒流刺骨，闵子骞冻得
瑟瑟发抖，失手将缰绳掉到了地上。 父亲很生气，斥责他没出
息，棉袄穿得比弟弟的厚还打哆嗦，难道是冻死鬼托生的？ 闵
子骞也不想哆嗦，可就是忍不住打冷战。 父亲很生气，抄起鞭
子向闵子骞抽去。 不用说，闵子骞棉袄的布料也不够好，几鞭
子下去，棉袄给抽破了，芦花纷纷扬扬，溅落一地。 父亲愕然，
捏捏另外两个儿子的棉衣，已然明白了原委。 他大骂妻子不贤
不淑，气冲冲地掉头回家，扬言要休了她。 闵子骞赶上去，满含
热泪地跪到父亲膝前说：“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现在只是
他一个孩子受苦，但休了后母，他和两个弟弟可能落到另一个
后母手里，那三个孩子怕都要吃不饱穿不暖了。 气头上的父亲
没想过这回事，后母听了又感动又羞愧，从此待闵子骞视如己
出。后来，闵子骞师从孔子，成为孔子仁、德理想的践行者，忝列
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人之一。 孔子曾盛赞他：“孝哉，闵子
骞！ 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今张庄镇有闵子墓村，有闵子
墓碑，从千安社区往东南走半里路便是。

王海艇说，为让老人们安度晚年，千安社区专门开设了一
个日间照料中心，借以放松他们的身心、疏导他们的情绪、培养
他们的志趣。 李登福就在日间照料中心上班，负责这里的日常
管理和维护，每月有一份不错的收入。 他说，叫了一辈子登福，
到老来总算天遂人愿，终于登临幸福。 10月 13日这天，他早早
地来到班上，烧水，扫地，打开空调，组织并参与老人的读书看
报、写字画画、下象棋打台球、观赏电影戏曲等文体活动。 这些
活动，进一步增强了自己和大家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幸福需要确认才更幸福，安全也是。

秋来多雨。走访千安社区的几日，雨几乎没有停过。这天，
我从街头小餐馆许大娘那里借了一辆三轮车，原本与前房村的
老支书房佃瑞说好了， 拉上他一起去滩区看看他们村的旧址
的，雨又下大了。 我没怎么骑过三轮车，车况路况都不熟，况且这
个老支书已 83岁高龄，可别出什么岔子，只好等雨快点停下来。

骤雨不歇，我们一起去了千安社区的滩区迁建史料室。那
里陈列着钉耙、石磙、风箱、纺车等一些老式的生产生活用具，
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着滩区群众搬迁前后的沧桑巨变。

工作人员为我们打开一部题为《黄河人家》的纪录片，从中可
以清楚地看到，黄河人家既受惠于母亲河的眷顾，可以打鱼捕
虾，就近自流灌溉，也受害于母亲河的水患，被迫流离失所，经
年朝不保夕。

濒临黄河北岸，前房、后房、双庙朱、李菜园、王英 5 个村
庄呈伞面状排列，是村挨村、地挨地的邻居。昔日，住在这里的
人们，穷其一生都在挖土垫台，加高房子。 所谓“三年攒钱，三
年垫台，三年建房，三年还账”等生动形象的说法，指的就是滩
区人的生活情景。 再加上连年复堤，以至于土地连年走低，日
益瘠薄。 而村里的街巷，坑坑洼洼，歪七扭八，狭窄逼仄，幽暗
泥泞，状若险象环生的天堑，又似深不见底的峡谷。天堑越险，
墙基越岌岌可危；峡谷越深，房子越摇摇欲坠。 1958 年夏天，
黄河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水，人畜虽紧急疏散撤离了，用来安身
立命的家园却扛不走也搬不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汪
洋恣肆的大水中墙倒屋塌。同样扛不走也搬不动的，是赖以养
家糊口的庄稼，只能泪汪汪地看着它们被淹没被冲跑，颗粒无
收。 等水好容易退去，逃难的人们扶老携幼地回来，在废墟上
重建家园， 在又沙又碱又淤的土地上再次耕种。 资料显示，
黄河也不是年年发大水， 但每隔五年， 差不多都会泛滥两
次。 人们就这样在淹了建、 建了淹， 淹了再建、 建了再淹的
过程中抗争着， 无限勤劳， 无限徒劳， 始终难以走出贫困的
怪圈。

我是第一次看这部纪录片， 深为滩区人顽强生存的精神
感慨唏嘘。 房佃瑞一定看过多次， 但此番重温， 仍忍不住又
红了眼圈。 他点上一支烟掩饰情绪， 看上去就像被烟熏红了
眼睛。 烟雾中， 不知有多少往事在老人的眼前聚聚散散。

黄河在濮阳境内全长 167.5 公里， 河床高， 河滩低， 是
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 万里黄河险在河南， 河南段黄河险在
濮阳。 历史上， 三分之二的黄河改道决口发生在河南， 6 次
大的改道决口发生在濮阳。 长期以来， 濮阳沿黄三县滩区人
民为保障黄河安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党中央、 国务
院十分关心滩区人民群众， 高度重视黄河安澜， 河南历届省
委、 省政府始终牵挂着滩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014
年 5 月， 《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总体方案》 出台， 范县
被列入第一批迁建试点； 同年 12 月， 省政府召开河南省黄
河滩区居民迁建试点工作动员大会， 全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试点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这是改写滩区人民群众命运的历史时刻， 范县成立了以
县长赵丽玲为组长的迁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作为迁建小组
组长， 赵丽玲组织并参与了迁建全过程。 她说， 千安社区是
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第一批试点， 无经验可遵循。 但大
家都清楚， 这是一项关乎民生福祉的大工程， 功在当代， 利
在千秋。 千头万绪， 归结到一点： 迁要阳光， 建要透明； 迁
出群众的好口碑， 建到百姓的心坎上， 确保滩区人民搬得出、
稳得住、 可发展、 能致富。 所以， 迁建工作启动之初， 迁建
小组就明确的一个指导思想是， 怎么迁， 怎么建， 大到社区
选址， 小到户型设计， 细到教育、 卫生、 养老设施， 具体到
行道树种、 绿地面积， 乃至菜市场规模、 农机具存放点， 都
集思广益， 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 让群众说了算。 工程建设
全程， 由每个试点村选出 2 名德高望重的村民代表为工程质
量监督员， 监督员可随时监督。

房佃瑞就是监督员之一。
房佃瑞一生经历丰富， 学过戏， 练过武， 当过 10 年兵，

并在部队入党。 回村后， 他先是当生产小队队长， 又当大队
民兵连长， 再当大队队长、 村支书。 61 岁那年， 因年岁渐
高， 也因老伴患病需要照料， 才力荐现任支书房爱银等年轻
人接过他肩上的担子。 人虽然退出了村 “两委” 班子， 心却
从没有退过。 即使到了耄耋之年， 仍然不忘发挥余光余热。
濮阳市接待办派驻前房村第一书记赵俊伟说， 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期间， 房佃瑞向党组织庄严写下请战书， 毅然加入
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 一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一位八旬老
党员在风雪中严防死守疫情卡点的形象， 更是一面感人至深
的旗帜。 赵俊伟还说， 临近搬迁， 不少群众又犹豫， 担心以
后生活支出大。 在滩区随便捡一把树枝、 秸秆就能烧熟一顿
饭， 到了社区， 别说做饭用气用电要花钱了， 就连解个手冲
水也得花钱。 在善良朴实的群众看来， 钱叫黄河水冲走是没
法， 但自己拿钱打水漂， 那就成了作孽的败家子了。 既然钱
总免不了被冲走， 那还搬的啥家啊。 说到底， 还是穷家难
舍， 故土难离。 这个时候， 房佃瑞走到了前头。 在村人大眼
瞪小眼的注目中 ， 他把卧病多年的老伴抱到搬迁的车上 。
2016 年 8 月 20 日， 前房整村搬到千安社区 ， 永绝黄河水
患， 为河南省黄河滩区迁建工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算下来， 房佃瑞在村里干了 30 多年的干部。 30 年间，
纵使紧抓慢挠， 日子也一直过得紧巴巴的， 捉襟见肘。 倒是
现在， 反比先前当干部时更富足。 他说， 拆迁复垦以来， 村
里一下子多出 150 亩土地， 且已全部流转出去， 每亩地转让
费四五百元。 村民不用动一锨一锄， 就可以用土地入股分
红。

“不怕你笑话，” 他说， “俺过去出门办事， 一盒烟里一
般装两样烟。 好点的烟是给别人准备的， 孬烟则是给自己准
备的。 看着一样， 实际上不一样。 俺咋说也算个老资格的村
干部了， 得为村里的形象考虑。 要是人家看见俺这个当支书
的也吸不起一盒像样的烟， 谁还给俺村那些大小伙子说媳
妇？”

房佃瑞说 ， 就为了解决村里大龄单身汉的婚姻问题 ，
他们村干部可没少费心思 。 那年 ，他们从牙缝里挤出一笔
钱，张罗了几套衣服，专门借给有机会相亲的小伙子穿。要
是过了这一关 ，人家来相小伙子的家 ，就赶紧把村室的橱
柜、大喇叭什么的搬到那家去，以壮门面。这些苦心虽然也
不是没忽悠成过一对姻缘 ，但多数时候会穿帮 ，人家扬长
而去，自家空忙活一场。

“现在好了，”房佃瑞说，“俺再不用在烟上装样子了。自从
搬到堰外，俺村的小伙子都成了香饽饽、抢手货。 拿俺孙子的
话说，如果不是看上了他的人，而是看上了他家的楼房啥的，
那他还不稀罕哩。 看看，整个儿都颠倒过来了不是！ ”

去滩区老村终于成行，是在另一个雨天。 不过，不是骑三
轮车去的，而是乘千安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石贤平的车去的。
他来自王英村，虽比房佃瑞年轻，但履职时间更长，已一口气
干了 40 年的支书。 “从黄河滩区搬到千安社区，”他说，“群众
有‘四变’。 一是生活环境变了，二是生活方式变了，三是思想
观念变了，四是精神面貌变了。 ”

望着飞速刮动玻璃的雨刷，石贤平告诉我，早先在滩区，
这种天气是出不了门的。 落脚即是坑，抬脚满是泥，只有躲在
屋里借酒浇愁，或偎在墙角闷头抽烟。 要是房顶不漏雨还好，
一漏雨，人就更像个困兽。 不知谁先说了句不中听的话，也不
知谁先提了件不顺心的事，夫妻互相埋汰，婆媳突然翻脸，无
端生出一些是非，凭空闹出许多别扭。 现在，社区周边全是配
套的就业安置点，有木业园、制衣厂、超市。 大家上楼回家，下
楼上班，下雨下雪照样不耽搁干活。而且，热也有空调，冷也有
空调，不冷不热就挣到钱了，谁还有闲心生闲气！

千安社区距离滩区老村不过七八里路。 车子很快驶上黄
河大堤（这地方的人习惯称其为大堰），再往东走不远便到。纵
使隔着千道万道雨帘， 视野也一下子变得无比开阔。 一路走
来，石贤平指着窗外说，这是双庙朱，那是前房、后房，再往那
是李菜园，从前边路口往南一拐就是王英。 如果他不说，你无
法区别彼此，更看不到一点儿老村旧貌。 顺着他的手指望去，
那些高低错落的房子不见了，那些曲里拐弯的街巷消失了，取
而代之的，是坦荡如砥，是一马平川，是新时代的神话故事，是
现实版的沧海桑田。

车子拐过路口，一排排新建的中药材大棚赫然在目，雨水
把它们冲刷得分外明亮。 再往里走，是数座牛棚、羊棚、鸡棚、
鸽子棚。 有一个名叫牛全德的人，被人们叫成了牛全得。 因为
他不仅养着 6000 多只鸽子，还养着 30 多头牛。他今年 45 岁，
是王英村选树的致富带头人，也是村子集体搬到千安社区后，
第一个返回老村创业的人。牛全德靠跑长途运输起家，名下有
两辆大车。 以前运煤运石运沙子，木业园投产运营后，他就专
门为其拉运木料了，每年可挣 60 万元。 之所以腾出手来回老
村创业，他说，因为有商机，更因为有感情。眼下宅基地复垦不
久，租金便宜，每亩地 500 元，过几年可能就不是这个价了。在
他的带动下，前边的石奇风、右边的石遇才等邻居，也开始回
老村养鸡养羊养牛来了。而后房村的人，则用他们的牛粪养起
了蚯蚓。一个生态高效的循环经济农业生产链条，正悄然在滩
区老村一带形成。他转包了 12 亩地，签了 30 年的租赁使用合
同。现在，投出的资金已开始回笼，上个月刚出售了一批鸽子、
鸽蛋，这茬牛到年底也能出栏，保守估计也会有 50 万元的进
账。 明年他准备引进一批叫西门塔尔的品种牛，4 个月可长到
一千七八百斤……

这似乎说的都是商机。 而我分明记得，他回老村创业，还
提到了感情。

商机无限，滩区群众的智慧和才干得以施展。诚如石贤平
说的那样，群众从滩区搬往社区，不仅仅是生活环境、生活方
式变了，思想观念、精神面貌也变了。我见牛全德越说越亢奋，
虽也从内心里为他高兴，但采访本马上得翻页了，怕被他带得
更远，也忘了绕回来，忍不住提醒了一句，是不是该说说感情
了？

“感情上那还用说？”牛全德猛地拔高了声音，朗朗大笑着
说，“咱就是个黄河的孩子，从小到大吃黄河水、捞黄河柴、摸
黄河鱼，土生土长，不，水生水长几十年，哪能说割舍就割舍得
下？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啊。 ”

黄河人家返回滩区老村创业是因为他们与母亲河有着打

断骨头连着筋的亲缘关系， 还有把滩区老村当成第二故乡的
人，创起业来，尤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赵俊伟。
赵俊伟是从 2014 年 4 月开始入驻前房村的， 正经算半

个前房村人了。 这样的雨天， 他竟然也在滩区老村忙碌， 两
条裤腿上全是泥。 村子搬迁后， 他比别人还舍不下这片土
地， 多方筹资， 带领村支 “两委” 建起前房村党员创业示范
园。 这个创业园颇具规模， 也颇有名气。 种有 100 亩日本杂
交新品种秋月梨， 梨树下养了 2 万只肉鹅， 走出一条独具特
色的发展林下经济新路子。 此外， 他还别出心裁地投建了一
个石磨面粉加工厂， 并迅速打开市场。 黄河滩区废旧坑塘治
理期间， 他又抢抓机遇， 引黄进村， 新建一个活水养鱼基
地。 雨溅起圈圈涟漪， 鱼跃出朵朵浪花。 自动投食机一投
食， 便有金鳞赤尾大大小小的鱼群蜂拥而至， 搅得水面哗哗
作响。 他们养的黄河鲤鱼金鳞赤尾， 肉嫩味美， 曾受邀参加
河南省脱贫攻坚优秀成果展， 广受好评。 今年 9 月， 中央电
视台 《走村直播看脱贫》 和 《直播黄河》 栏目组先后两次走
进前房村， 对他们的黄河鲤鱼和林下经济进行报道， 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现在， 创业园不仅带动全村
42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还使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 一跃突
破 50 万元大关。

房佃瑞说，赵俊伟是个“三快书记”，手快，腿快，脑子快。
雨中的黄河，大浪排空，一往无前，愈显波澜壮阔。涛声滚

滚中，脚下的大地在阵阵颤动。 “在这里，”赵俊伟说，“每当看
到大河奔腾， 听到惊涛拍岸， 就像看到向贫困宣战的战鼓在
擂，听到向小康进军的号角在吹，我不得不快。 想想滩区群众
吃过的苦、受过的难，再想想他们脱贫致富的愿望有多强烈、
向往美好生活的梦想有多迫切，我不能不快。 而且，总书记都
说了，‘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我不敢不快。 ”

隔日雨过天晴，太阳跃出黄河，跃上了大堤。 晨色中的千
安社区，一片云蒸霞蔚。

我借住在千安社区办公楼三楼的一个房间里， 窗子对面
是一栋栋两层联排的院落。举目望去，房顶上铺着整整齐齐的
太阳能光伏发电板，连日雨水把它们冲刷得纤尘不染，此刻被
红彤彤的朝阳照耀得流光溢彩，闪闪发亮。千安社区便民服务
大厅工作人员葛会宾说，这是范县县委、县政府为社区迁建配
套投建的一个富民助农项目，总面积 2 万多平方米。 自 2017
年 6 月并网发电以来，已有 53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从中分红，
每户每年增收 2000 多元。

新的一天开始了。
摊贩不约而同地出摊，店铺接二连三地开门。孩子蹦蹦跳

跳地去社区小学上学，大人说说笑笑地去木业园上班。有一个
边走边和小伙伴玩着石头剪刀布游戏的小学生说， 他叫房善
壮，在读六年级。从滩区小学搬来的时候，读二年级。问他有什
么变化，他和小伙伴都笑着说，这还用说呀。即使用不着说，走
几步，看看雨后明媚的阳光，他还是回答了一句：“要是老家也
下这么大的雨，就得好几天上不成学了。 ”

木业园全称叫濮阳市木业产业园， 实际上是个偌大的工
业园区，总面积 5.41 平方公里。 除了有浙豫木业、奥乐门业、
金皇朝木业等 14 家全国知名木材加工企业，还有衣致服饰有
限公司等企业，并有配套的银行、餐饮、住宿等服务业。葛会宾
说，木业园是河南省重点工业项目、河南省黄河滩区产业化扶
贫项目，也是范县张庄镇落实黄河滩区扶贫开发攻坚规划，实
施的黄河滩区、安置小区、木业园区“三区联动”重点项目，为
滩区群众提供了成千上万个就业岗位。千安社区的苑小华、石
清丽、房利霞等人就在这里打工，并在这里脱贫致富。 房利霞
今年 40 岁，来自双庙朱村。 她说，以前在外地打工时，一年只
能跟家人聚两三次。 每次视频聊天，通常聊不了几句，老人孩
子在这头哭，她在那头哭。 现在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收入两三
千元，看上去没在外面挣得多，但省了房租、路费等开支，实际
上也差不多。“重要的是，”她笑起来说，“一家老小总算在一起
了，也能天天吃到家乡菜了。 ”

房利霞没说她最喜欢吃的家乡菜是啥， 想必应该有黄河
鱼黄河虾。 肉鲜味美的黄河鱼黄河虾是许多在外谋生的黄河
儿女共同的乡愁，即使远行千里万里，这些从小吃惯了的美食
依然是他们舌尖、心头、梦里最日常最经典的牵挂。巧的是，韩
海英今天给员工准备的午餐，就有黄河大鲤鱼。 “一闻到炖鱼
的味儿，”她说，“大家的干劲就大。等吃了鱼，干劲就更大了。”

走访千安社区的过程中， 韩海英的名字经常被不同的人
提到，说她孝顺、贤惠、能干，善解人意，是个人见人夸的好媳
妇。其实，她的河南佳合户外家居有限公司藤编七分厂就在千
安社区办公楼西侧，不过 100 米。只因为这个厂在别处还有个
分点，她两头跑，或去购物、送货什么的，找了几次才找到她。
她今年 38 岁，是前房村的脱贫致富带头人。以前，她也没少去
烟台、青岛等地打工，抹灰浆，铺地板，啥苦活累活都干过。 后
来，她婆婆患上精神病，3 个孩子也需要照料，算是出不去了。
好在不久，村子也搬到千安来了。

在千安社区， 以木业园为代表的就业安置基地提供了大
量就业岗位，但凡身体健康，时间充裕，年龄在 20 岁至 60 岁
之间的，一般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可还是有一些无收入来源
的人，比如像韩海英一样家有病人的妇女，无法腾出大块时间
进厂上班，又比如上了年纪的老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她就
想，有没有那么一种工作，不要求时间、体力，甚至不要求技
能，把这个就业特困群体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呢？

有，塑藤编织。
韩海英经营的这个藤编厂， 主要为总公司订单生产加工

藤编沙发、桌椅、童车等，供销都不用她管。塑藤编织不是不要
求技能，而是滩区人自小勤劳，务农之余不是编柳条筐、织芦
苇席，就是扎粪箕子、打草苫子，一双手没有闲过。如今从事塑
藤编织，用一个成语说，就是易如反掌。容易是一回事，另一回
事是，钱来得快，实行计件工资制，10 日一结算。 虽然一旬一
结与一月一结都是结，但大家感觉上不一样，不用担心拖欠，
也基本不用预支。韩海英说，她过去在外地打工时吃过拖欠工
资的亏，也做过预支工资不得的难。 如今自己当家做主了，决
不给大家添一点儿心理负担。所以，来此务工的不仅有留守妇
女，还有石贤增等残疾人，刘秀梅、石桂莲等高龄老人。加上另
一个分点的员工，总计有 100 多人。 难怪韩海英出名，人见人
夸，她真的把灵活就业的门路给拓宽了。

石贤增来自王英村，43 岁，双腿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要
靠轮椅代步，或扶着板凳走路。 2007 年患病时，妻子撇下他走
了。他母亲已 82 岁，身体也不好；儿子 15 岁，在读高中。他说，
这些年，党和政府没少帮扶他，为他落实了“两不愁三保障”等
政策。 但是，他毕竟还有一双健康的手，甚至有一双比一般人
都更健康的手，因为很多以前要靠腿脚完成的事情，后来都要
靠手完成，手上的力气大多了。 现在，塑藤编织让他的手有了
用武之地，一天下来，能挣四五十块钱。 这使石贤增找到了人
生的价值，信心大增。 “靠手走路，”他说，“生活一样有奔头。 ”

刘秀梅比石桂莲大两岁，今年八十整。两个人不仅都来自
前房村，还有一段共同的经历，眼睛曾短暂失明。在农村，人一
上年纪，耳聋眼瞎都不当个事儿，她俩也没当个事儿。 是赵俊
伟入户走访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及时把她俩送到市眼科医院，
做了白内障手术，两个人才重见光明。 现在，她俩眼明手快地
编着藤条，有说有笑，不仅把韩海英夸成了一朵花，把赵俊伟
也夸了又夸。 可见谁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必装着谁。

“打死我也不敢想 ，”刘秀梅说 ，“瞎了 ，瞎了 ，又能看见
东西了。 老了，老了，又能干活挣钱了。 这时光好得没法说，干
活吧。 ”

大河奔腾，昼夜不舍东流去；惠风浩荡，阔步迈向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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